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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旅行
女儿问，老爸你说实话
带朋友了没有，我说带了
与另一个自己结伴而行

行囊空空，衣不遮体
挽几座峰，牵几朵云
前世的我在梦里多次邀约
去高原放牧灵魂
一生只需一次踏上天路
云水间，将姓名化作风筝

车过西宁，开始喘气
穿着列车员服饰的美女子
开始介绍天路和紫嘴唇
抗高反的妙药此刻最为招摇
车厢里，有人呕吐
对面的朋友开始吸氧
我聚焦窗外推送的风景
很想扯一把洁白的云

车厢里的人几乎是结伴而行
母女，姐弟，夫妇
我就是我，孤单的一个人
火车穿过格尔木
我才发现茫茫荒野上牦牛是我
羚羊是我，孤狼是我，我已与它

们相融共生
成为高原的一部分

现实生活有太多解不开的死结
天路会帮你解开
无数次白昼与黑夜的轮回
就在奔赴的弹指间
只有打碎了囚禁自我的死局
才能发现生门，一个无限风光

的生门
在流浪西藏的路上
仅此一次碎裂，生门大开
峭壁上的岩羊告诉我
跳与不跳都是险境，人也一样

谷与峰
雅鲁藏布大峡谷，一条大海的

脐带
喂养着千年尚未出世的神
南迦巴瓦峰，我听见了你的阵痛
你神女般羞怯在云雾中
隆起的胸部已蓄满高原的乳汁
你以母性般的仁爱之光
照耀着高原万物

在峰与谷组合的圣境里
什么样的语言都是噪音
只有神明胎动的声响
从巅峰坠入人心

经幡
稀薄的空气里不缺召唤
在念青唐古拉山口
在羊湖，在布达拉宫
相信风，风的力量抵达骨骼

压低的天空，面孔真挚
当五色经幡与七色阳光融合
你的脚下便开始转动
发出声响的不是风而是灵魂
这种无法遮掩的昭示
撞击内心，归于圣洁
风中的信仰如旗，如火，如雷电
在内心深处重组新生

文成公主
最深的佛法是爱
是和亲之路的万水千山
你丹心如莲，用一身付出
缔结世代平安

你是高原开不败的格桑花
在布达拉宫，在雪域
在人们虔诚的朝拜中
这个夜晚，我走进史诗
在历史画卷里聆听来自大唐的

脚步声
此刻，我明白了那些
转山转水转佛塔的人
因为爱，因为善，因为敬仰
雪域高原的神

纳木措
这一天，你并不平静
走近你好难，我用尽洪荒之力
我好想做你浪尖上的鸟
那么自由自在，聆听你
与雪山的窃窃私语

你是天湖，
洗白了云，洗净了天
你是群山的小妹
是高原的手绢
爱你，可又难接近你

兴许，你的彼岸连着银河
圣洁的浪花只开在云天
你满足了一个人一生的奔赴
从渺小到博大
从现实到虚妄
从肉体到灵魂

野牦牛
荒野上，我看见你
一座移动的山丘
尽管车窗不停地切换我的频道
我还是锁定了你
高原的精灵，野牦牛
你的狂野在我的画框里
鲜活着一串尖叫

我看见你飘动的长毛
开始挥写青藏高原第一行诗
月牙般的犄角蓄满能量
一身黑化作闪电
在可可西里种下惊叹号

你是雪域最为神秘的黑鼠标
点击荒野，高原便开始生动
你唤醒绿绒藁
蹄印闪动着野山最美的眼神

一个人的旅行（组诗）
□ 后金山

张瑞峰、陈华士，现在的年轻人
肯定不熟悉，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他俩可是高邮县城的明星，乒乓球打
得好，人也长得精神帅气。

他俩是当年泰州知青，来到高邮
插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参加扬
州地区乒乓球比赛，原本是泰州少体
校乒乓球队队员的张瑞峰、陈华士、
石红年（女），理所当然地被抽调到县
里集训，而且还被组织上安排到国营
农机三厂（后石油机械厂）工作，稍后
抽调的泰州少体校乒乓球队队员，也
为知青的于世昌，则安排到新成立的
县少体校乒乓球班担任教练。

第一次认识张瑞峰、陈华士、石
红年，是高邮县队迎战来访的兴化县
队那场友谊赛。那时，我刚刚喜爱上
乒乓球，还未进少体校训练。

大约是 1971 年 5 月的一天下
午，因高邮没有容纳上百人的乒乓球
室，乒乓球台摆在了县体育场的司令
台上，台下观看人多且视野开阔。我
当时个儿小，硬生生地钻到了司令台
前，以求一饱眼福。

女子团体赛五盘三胜制，我只记

得是高邮的石红年对兴化的黄新囡
（扬州地区女子单打冠军）；男子团体
赛九盘五胜制，高邮的张瑞峰、陈华
士和查东智（我非常熟悉的老大哥，
参军入伍后转业至上海）对兴化的方
松（扬州地区名将）和戎恒生、戎恒中
兄弟俩。除兴化方松是右手横拍削
球外，其余均为直拍左推右攻打法。
赛前练习，张瑞峰与陈华士的反手推
挡，速度快、来回多，看得我目不暇
接，佩服得不得了。那天的友谊赛，
高邮队虽然输了，但双方队员扎实的
功底、精湛的球技、顽强的斗志，给我
的印象非常深刻而难忘。

1972年暑假，我进入少体校乒
乓球班训练后，看见偶像的机会多了
起来。因是县队队员，他俩经常下午
或晚上到县体委小乒乓球室打球，时
而俩人对练，时而与少体校教练于世
昌对抗，时而与县里业余高手孙平

祥、孙季祥、陈良才、陈国安等过招。
他们打球，我们在一旁近距离地观
看、学习。那几年，凡举办扬州地区
职工乒乓球比赛，他俩都是高邮代表
队的绝对主力，张瑞峰还多次入选扬
州地区代表队。毫不夸张地说，有了
他俩，瞬间提高了高邮县队的乒乓球
水平，影响了许多乒乓球爱好者，推
动了高邮乒乓球运动的开展。他俩
虽没有直接教过我，但其影响是潜移
默化的。我打球时，常常想起他俩当
年的英姿。

伴随改革的春风，张瑞峰、陈华
士返回原籍泰州工作。大约 2015
年，无意中看见张瑞峰撰写自己乒乓
生涯的回忆文章，在感动的同时，也
使我联系上了他，并诚邀张瑞峰、陈
华士、于世昌这三位对高邮乒乓球有
过贡献的前辈、少时的偶像，来曾经
挥洒过青春汗水的第二故乡高邮走
一走、看一看、叙一叙。

三位乒乓前辈、偶像如约而至，我
和市乒协副主席郭兆飞、周振林热情
接待。从这一年起，高邮乒协与泰州
老年乒协建立了互访交流比赛制度。

我的乒乓偶像
□ 王鸿

打乒乓球是我最喜爱的一项体
育运动。

升初中那年，我去外婆家过暑
假，在外出差的舅舅回到家，神秘地
对我说：“我送你一样好东西，你肯定
喜欢！”说着从包里的夹层中取出个
信封。我连忙接过，迫不及待地打开
一看，原来是一套乒乓球邮票。从这
套邮票中，我知道了：1981年，中国
乒乓球选手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36
届世乒赛上，囊括了全部7个冠军，
创造了世乒赛历史上的纪录。我也
记住了郭跃华、蔡振华、童玲等乒乓
名将。从此，他们成了我的偶像，我
迷上了打乒乓。

刚开始，我请一位木匠师傅根据
邮票上的图案给我用木板锯了个球拍，
用刨子将两面刨光，这个光板子就成了
我的第一个乒乓球拍，我天天带着它
上下学，是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每天
放学后，总要拉几个小伙伴将学桌拼
成乒乓球台，把长板凳倒下来放在中
央当球网，只要打得快活就行。

后来，学校新建了两张水泥乒乓
球台。刚学会打球的我，心里热得
很，一下课就直奔球台去，哪怕打个
分把钟也是好的；中午，一吃过饭也
赶去打两局；放晚学，更是打到天黑
看不见球了为止；周末，全天候地在
学校打球。上初三那年，教室西边是
我们宿舍，宿舍隔壁是乒乓球室（给
老师打的）。一天晚上，值班老师值
完班，在宿舍门口喊了句：“不要讲话
了，赶紧睡觉！”过了一会儿，我们听
到打开自行车撑架的声音，原来老师
今天不睡宿舍，悄悄回家了。我们几
个乒乓爱好者心痒了，爬起来，用树
条子撬开乒乓球室的后门搭子，开始
了彻夜之战。球打得过瘾了，可到了
第二天下午上课时，瞌睡虫来了，几

个打球的一个个眼睛皮瞌瞌的昏昏
欲睡。后来不知是谁实在坚持不住
了，竟打起了呼噜，一下子惊动了正在
上课的老校长。那时的学生单纯，不
经吓，一个个如实交代。老校长气急
了，薅住我们的衭领全都拖到了黑板
前……值班老师也受到牵连，被校长
严厉批评。那次我们被老师、校长、家
长打压得“遍体鳞伤”，初中阶段的最
后一段时光，再也没敢摸过球拍。

到了师范，我认识了三位校园乒
乓大咖，物理老师郭欣、学生会主席
丁爱军、乒乓球特招生张亮。他们三
人常代表学校外出参加比赛，也常在
校园那棵高大的银杏树前的乒乓球
台上为我们呈现一场场精彩对决。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乒乓球拍有直拍
和横拍，胶皮有正胶、反胶之分，发球
还分上旋、下旋、侧旋、不转球等，进
攻的方法有推、挡、削、挑、搓、摆短、
提拉、扣杀等。我立马省吃俭用，硬
是抠出一个月的零用钱改善我的装
备，从练习发球开始——当年与才贵
同学站在雪地里比赛发球，看谁发的
球更转、转的时间更长的场景，至今
历历在目——然后练推挡、扣杀、拉
弧圈……每次练得气喘吁吁、汗流浃
背，我照样兴趣盎然。

工作后，我一有空就与胖子、六
子、老郑等人打两局，引来学生们的
围观与喝彩。后来我们跟校长建议
弄了个乒乓球室，买了张正规的乒乓
球桌，每天放学后，四五个同事打个
把两个小时的球。

2009年，我调到汉留小学工作，

学校里的金兵、万年、小秋，他们的乒
乓球打得噼里啪啦，水平都在我之
上，我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后来又
结识了万飞、树芳、老孟等一群球友，
天天聚在一起打乒乓，那段日子身体
特棒，也倍感快乐与幸福。2016年
与好客商贸老总金昌明先生相识，在
我的提仪下，由金总出资，学校提供
场地，成立了好客乒乓球俱乐部。
2021年俱乐部迁址到原甸垛文化中
心二楼，球友由先前的10多人，发展
到将近40人，已成为南片最具影响
力的俱乐部。我们的活动宗旨是“以
球会友，增进友谊”，常与樊汊、丁沟、
少游等俱乐部进行比赛交流。我这
个俱乐部的“原始股”也完成了角色
的华丽转身，由队员变成了领队兼秘
书长。我们邀请夏军老师做总教练，
训练球员基本功；邀请市乒协领导王
鸿、郭兆飞给球员鼓劲助威；邀请丁
耀飞、赵金龙、尤琦等球王来指导球
员的实战水平。如今俱乐部老中青
阵容强大，寿春、伟高等老当益壮，文
彬、维胜等越发成熟，锦宇、陈宇等迅
速成长。俱乐部活动开展得风生水
起、热火朝天。每年元旦，俱乐部都
要举行新年排位赛与年终总结会，我
也协助金总连续举办了两届“好客
杯”乒乓球邀请赛和“水韵汤庄杯”乒
乓球比赛，赞助了市第五届电视球王
大赛。我带领好客球员参加了市七
运会乡镇组乒乓球比赛，成绩喜人。
获男团第七，女团第五；文彬获男子
组第四，寿春、树芳获老年组第四和
第七；张青、粉明获女子组五、六名。

乒乓球作为国球，必须要有群众
基础，方能发扬光大。我将继续发挥
余力，与大家共同努力，不断提升好
客俱乐部的整体水平，助推全市乒乓
球事业的发展。

我与乒乓球结缘
□ 高永忠

在追求饱腹的年代，下饭是用不着讲究菜好
菜差的。不管是什么菜，只要菜的口味重，就能
多吃饭。即便是萝卜干子大咸菜，一碗碗干饭，
很快就扒下去了，吃得喷香。

我插队做知青时，虽无饥饿之忧，但缺少菜
蔬是经常的事情。没菜，只能吃萝卜干子饭，甚至
是白米饭。那时，常为中午饭吃什么菜而烦恼。刚
下乡，生产队划了一块菜地给我们，有十几个平方，
出村向西往大河边方向不多远。我们看着菜地，规
划了好一阵，七嘴八舌吵吵着要种什么什么。农民
兄弟看着我们，笑笑说，种菜容易浇水难。我们说，
不怕不怕。于是跟人家铲了一块韭菜皮，铺好，浇
水，撒灰，盼望着快快长大。种了一些菜秧，期望着
菜能长大上我们的餐桌。一开始，我们人齐，每天
收工回家，有人烧晚饭，有人去菜地浇水。菜地靠
河边，站在河坎边儿，用些力气，就可用粪勺舀水浇
菜。每次，浇了我们的，也顺带着浇了边上人家
的。农民看到了说，新农民啊，难为你们啦！

菜活了，长大了，能吃了，我们拔了菜回家。
谁知邻居国强把我们责怪了一通，像你们这样子
吃菜，两顿就拔光了，拔光了吃什么呢？随后他
给我们看他从地里带回家的菜。都是菜叶，没有

一棵完整的，不解。国强说，菜不能整棵拔，只能
一片片叶子掐着吃，叶子掐了，菜还能长，拔了还
长什么呢？我们才知道，冷天里青菜长得慢，要
掐着叶子吃，精打细算，才能细水长流。这样的
菜，能讲究下饭不下饭吗？

一天我当锅，早上正要上工，邻居送我们一
篮子红苋菜，放在桌上，鲜活水灵。中午我回来
煮饭烧菜，把篮子里的苋菜倒进锅，煸炒烧汤。
一大斗碗鲜红的苋菜汤搬上桌，诱惑着我们的口
舌。有人问我苋菜洗了没有，我大惊，说以为你
们洗过了，菜叶上还有水呢。确认没有人洗，看
着红通通的惹人食欲的苋菜汤，没人动筷子了，
只扒干饭。我实在舍不得，勉强搛了几筷，最后
忍痛倒了，因为苋菜是要浇粪的，想想有点恶
心。洗锅时看见锅底淀了一层泥。

没多久，人不齐了，晚上收工后再去侍弄菜
地的兴趣越来越低，菜地荒着，吃菜成了麻烦
事。就靠去公社买一点，农民兄弟送一点，有时

生产队里分一点。生产队分的是队里种的一些
副产品，豌豆苗，黄黄子，山芋，还分过萝卜。

豌豆苗、黄黄子是生产队种着当绿肥的，春
天里，长得茂盛极了，生产队派人剐一些分给各
家，家家都当宝贝一样做了中饭菜。我们更是开
心，匀着慢慢儿过日子，不管老与嫩，洗净炒了
吃。在没有菜的日子里，这就是最香最下饭的
菜。萝卜也是很好的东西，一顿饭，一个萝卜，切
薄片，烧一碗汤，吃得很开心，这也是菜呀！有时
在外走路，忽然发现某一旮旯儿蓬蓬勃勃地长着
一棵又粗又壮无人问津的野青菜，小心地拔下
来，足有半斤重，下一顿午饭的菜有了，真高兴。

第四生产队，有另一组知青。一个冬季的下
晚，我们去他们屋串门，谁知去得不是时候。一进
门就听有人在骂：哪个叫你们偷菜的，我一直跟到
这块，你偷菜，我就抱你们的被！才知道，他们去邻
大队知青处玩，回来顺便在路边拔了人家菜地里的
黄芽菜，谁知被人家发现追到了门上，要抱他们的
被子走。看闲的人也劝不住，有人喊来了王支书，
支书再三跟人家打招呼，经过调解，给了人家菜钱，
才息事宁人。差点要写保证书，真丢人。吃菜，是
知青的一个大问题。有菜便是好，不管下不下饭。

下 饭
□ 汪泰

空气、水、沿途……似乎已经褪去
又似乎，还近在眼前，从未走远

摔打，冲刷，撞击，施加的各种力
棱角被磨平，边缘试探着放下倔犟

图案和花纹，镶嵌天地间的流动
因而，具有缄默的一席之地

温润细腻，柔和光滑，验证着
自由无价，是一个浩大的命题

光阴沉沦，有些秘密纸包不住火
前世与今生，秘而不宣，互不设防

“最好的结局是成为自己的备份”
生存的答案，轻轻的一个触感足

够敲定

卵石记
□ 杨正彬


